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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学对后世具有广泛影响 ,许多学派都从各自的学术观点、思想立场出发 ,对其学说
进行多方探索与思考 ,而产生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 ———太谷学派 ,也不
例外。关于太谷学派 ,学界有人称它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儒家学派 ,也有人认为其活动既
是中下层士大夫发起的以理学为主的思想运动 ,也是清代儒家引导下层群众进行社会道德修
养的一种尝试。其创始人周太谷 ,名榖 ,字星垣 ,号太谷 ,又号空同子 ,籍贯为安徽池州石埭 ,生




的生命哲学产生影响 ? 这种影响又有何意义和价值 ? 本论试图就此予以探讨 ,以期对朱熹与
太谷学派之间内在的学术思想关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知和更为准确的把握。
一、朱熹影响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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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灾难 ,但其阶级特点又注定了他们既不愿封建大厦垮坍 ,而欲求维护之 ,亦不愿自我沉
沦 ,而欲求自全之。他们不可能去推翻封建统治 ,而只能是强调补天。如何补天 ? 以他们的地
位显然不足以对封建统治的上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而 ,通过教养两途济世养民而补天 ,这







应 ,追求与天同体 ,寻求生命的恒在 ,这一传统通过多元文化的传承 ,一直沿袭下来。从哲学角











联系起来 :其一 ,太谷学派与朱熹有着一种内在的学脉关联。回溯中国哲学史 ,我们可以发现 ,
朱熹是对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理学成果予以吸收和发展的集大成者。其中










吾家世世治易 ⋯⋯而予性既愚鲁 ,又少孤客 ,早未冠以前 ,奉严命负笈于泰州蒋
龙溪 (文田 ) ,海陵黄归群 (葆年 )两先生之门。两先生皆龙川高弟 ,然予实无一语之
得 ,既冠以后 ,念易为世业所寄 ,不敢抛荒饥躯之余 ,取王弼注易读之 ,更参以昔所阐
于大人者。并证之于《周氏遗书 》、朱吕两氏传习录 ,迄今垂四十年 ,略觉有感于心 ,
即恐其久而遗忘 ,又为我后人承业计用 ,述其肤浅之迹。①
这段话中有“并证之于《周氏遗书 》、朱吕两氏传习录 ”之语 ,其中“朱 ”即“朱熹 ”,他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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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意义 ,既具有科学理性精神 ,又具有人文道德精神。太谷学者在其学术语境下 ,吸收朱熹的
格物致知说的两重精神 ,把格物致知的客体集约在人的生命这个关节点上 ,格“物 ”不是格一




欲去私 ,在心上讲求 ,虽百倍其功不能见性也。致知即是正心 ,格物即是诚意。知致
而心无不正矣。物格而意无不诚矣 ⋯⋯太谷曰视思明 ,明足以致知 ,听思聪 ,聪亦足
以致知。知致而后物格 ,格者 ,合也 ,合身命而言之性之德也。②
一方面 ,李光炘认为 ,致知的极功就是心性交通 ,因而致知是大学 ,是圣功 ,是先圣的心传 ,
也就是“正心 ”,只有通过致知 ,才能实现心性交通。一个人只要通过致知而达到了知致 ,心就
没有不正的了 ;如果只一味遏欲去私 ,仅仅在心上讲究 ,不注重大学 ,就是下再大的功夫 ,也达
不到直心见性的效果 ;而格物的能事就是志气合一 ,因而“格物 ”既是小学 ,也是理学 ,其关键
所在就是诚意地穷究万物的固有天理。一个人只要通过“格物 ”而做到了“物格 ”,其意就没有
不诚的。另一方面 ,李光炘肯定 ,周太谷强调“视思明 ”,而达到了“明 ”就足以能够“致知 ”;周
太谷强调“听思聪 ”,而达到了“聪 ”,也足以能够“致知 ”,通过“致知 ”,达到“知致 ”,就能够“物
格 ”而穷究万物固有之理了。而“格 ”就是周太谷所说的合 ,从生命意义来说 ,就是要合人的身





《语类 》:“敬 ”是穷理之本 ,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 ,穷其所
养之理 ;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 ,养其所穷之理 ,两头都不相离。《困学录 》:操存涵养
不可不宽 ,进学致知不可不紧。程子曰 :“致知在乎所养 ,养知莫过于寡欲 ”;《语类 》
问养知 ,“是既知后如此养否 ?”曰 :“养知不分先后 ,未知之先 ,若不养之此知 ,如何穷
得 ? 既知之后 ,若不养 ,又差了 ,不可道 ,未知之先 ,不可如此 ”;穷理以虚心静虑为
本 ;致知格物紧要在求其放心 ,若收拾得此心 ,在常常提撕他起 ,莫为物欲所蔽 ,便将
这个本领去格物。③
七情伤气 ,中节则不伤矣 ,能致知格物 ,则中节矣。④
从这些话中可知 :张积中吸收了宋儒尤其是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一些学术因子 ,并继承了太
谷学派的道统 ,从养生的角度对格物致知进行阐发 ,特别是认为《朱子语类 》所说的“敬 ”是穷
理的根本 ,达到理明就有助于心的涵养 ,涵养与穷理二者是相互契合、两不相离的工夫 ;他显然
接受了朱熹等学者关于涵养不可不宽 ,致知不可不紧、致知重在养知 ,养知重在少欲和养知不
分先后诸养生观念 ,认为穷理要以虚心静虑为本 ,致知格物紧要的是求其放心 ,不为物欲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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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方面就留下了诸多迹象。学者周知 ,二程以来 ,“明天理 ,灭人欲 ”一直是理学家非常重视
的命题 ,朱熹对此也极为关注 ,他指出“天理人欲常相对 ”,并且把天理、人欲当作是非的标准 ,
主张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 ,其核心是一个“礼 ”字。一些人认为 ,朱熹自二程处承继而来的天理
人欲论是“伪善 ”的道德论典型。但是 ,实际上 ,朱熹所说的“人欲 ”与人的欲望并非同一概念 ,
其所说的“人欲 ”,是指违背了“天理 ”的“私欲 ”,而非人的所有欲望。他在《朱子语类 》卷七十
八中就明确言及 :“‘问人心惟危 ,程子曰 :人心 ,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 ’。曰 :‘人欲也未便不
好 ’。”又在《朱子语类 》卷十三中说 :“父母爱其子 ,正也 ;爱之无穷 ,而必欲其如何 ,则邪矣。此
天理人欲之间 ,正当审决。”在朱熹看来 ,人的欲望包括许多内容 ,而正常的不违天理的男女饮
食情爱之类则不应是遏制的范围。太谷学派诸学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因而一方面十分强调




朱子云 ,心无形影 ,教人如何撑拄 ,须是从心之所发处下手 ,先去了许多恶根 ,如




顺而人心不正的。张积中也汲取和发挥朱熹学说的精神 ,认为心是无形无影的 ,难以支固 ,要
正人心 ,就必须先从心所发处下手 ,先把心中原本的恶根除去 ,这正如种田一样 ,如果先不把田
中的草稗除掉 ,怎能撒下种子 ? 同样道理 ,只有先除去自欺之意 ,达于意诚 ,才能够做到心正。
因此 ,诚意是最重要的工夫。对此 ,张积中还说 :
《语类 》:君子之心 ,如一泓秋水 ,更不起些微波。⑦
学者克已后礼上做工夫 ,到得私欲净书后 ,便粹然见天地生物之心 ,须常要那温
厚的意思绝好。《集注 》:尽孝子之有深爱者 ,必有和气者 ,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 ,必有
婉容。《语类 》:人子胸中 ,才能有些不爱于亲之意 ,便有不顺气象 ,此所以惟爱亲之
色为难。⑧
从这些语录中 ,我们可以看出 ,张积中等太谷学者是特别重视亲情正爱的 ,认为君子之心 ,
平静如一泓秋水 ,不起微波 ,温厚粹然 ,能现天地生物之心 ;孝子若有深爱其亲之心 ,即能和气
愉色 ,形容婉约 ;而若无深爱其亲之心 ,便立现人气不顺之象。而这就是“爱亲之色难 ”的原
因。很明显 ,张积中论述的字里行间夹杂着朱熹《朱子语类 》以及《四书章句集注 》的一些言
辞 ,充分说明朱熹的心地功夫论的确深深渗透于太谷学派的生命伦理思想之中。
其四、生命境界方面的影响。太谷学派传人不仅探究生命伦理问题 ,而且通过《周易 》的
符号来象征生命境界。在这方面的论述中 ,太古学派也不时引用朱熹言论 ,如黄葆年说 :
朱子曰 ,道高如天者 ,阳也 ;德厚如地者 ,阴也 ;教化无穷如四时者 ,五行也。孔子
其太极乎 ? 观此则知《通书 》与《太极图说 》一以贯之矣。盖天下之书非其人莫能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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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亦非其人莫能实之也。实而虚之 ,则孔子为太极 ;虚而实之 ,则太极为孔子。⑨
照黄葆年的看法 ,高居于“人极 ”的圣人 ,脱俗于世 ,与一般人不同之处就在于 ,其对于天
下后世来说 ,务其名则能得其名 ,务其实则能得其实。为何如此说 ? 因为正像朱熹所言 ,圣人
之阳 ,道高如天 ;圣人之阴 ,德厚如地 ;圣人之五行 ,教化无穷如四时。他还认为 ,作为圣人的孔
子 ,其所具有的人格境界 ,实际上与太极相融相通 ,这一道理在与朱熹有着传承关系的周敦颐










文沉积 ,关于生命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段、某些思想家那里 ,也都有过或多或少的闪









宁的精神宅院 ”,缓解来自多方的压力 ,以不致使自己掉进深深的所谓“现代性 ”陷阱之中。这
一切都说明 ,在现代化的中国 ,生命哲学真正成为一种需要。而太谷学派在朱熹的影响下 ,从
生命哲学的多个方面 ,对人性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解读 ,对生命进行了认知与体证 ,强
化了以人作为目的的人本意义 ,昭示了生命的蓄养与超越路径 ,这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其自身的
生命哲学道统 ,而更重要的是 ,即使在当今社会 ,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生命教育价值。
注释 :
①方宝川 :《太谷学派遗书》,第三辑第一册 ,刘大绅 :《观海山房追随录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2002年版 ,第 230、231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方宝川 :《太谷学派遗书》,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7年版 ,第一辑第三册 ,李光炘 :《观海山房追随
录》,第 4 - 5页 ;第一辑第二册 ,张积中 :《张氏遗书》,第 76、47、68 - 69、83、83 - 84页 ;第一辑第四册 ,黄葆年 :《黄氏遗书 》,
第 173 - 174页 ;第一辑第五册 ,黄葆年 :《濂溪一滴》,第 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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